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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文学照亮人生——刘明恒文学道路”座谈会在咸安区举行，来自省、市、区文学界近40名作家参会，专题探讨咸宁文坛“不老松”刘明恒的文学道
路，赏析其文学作品。在咸宁文坛的星空中，刘明恒以六十载笔耕不辍的坚守，书写着对乡土、对人民、对时代的深情。他的文字，是咸宁山水的诗意注脚，是乡
村人物的鲜活写照，更是文学服务生活的生动实践。为传承其“扎根生活、人民至上”的创作精神，本刊特选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作家刘明恒老师是文学老前辈，又是
咸宁文坛的常青树、我们青年作者的文学
引路人、我的恩师。我创作小说得到许多
次刘老师的指教和帮助。每每小说初稿完
成，我觉得有必要请他帮忙提出修改意见，
他都耐心又细致。

难能可贵的是，刘老师已步入人生暮年
却仍然笔耕不辍，坚持以文学的视角思考社
会与人生。近几年，他结合社会迈入老龄
化，养老机制不够健全，受传统思想观念影
响的现状，如何安度晚年等问题思考得比较
充分。围绕“养老”题材、老年群体，先后进
行了日常叙事性的艺术表现，成功创作出

“夕阳红”系列小说，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豁
妈》，中篇小说《夕阳近黄昏》《夕照桂花坪》。

这三部代表作的创作风格，仍然延续一
贯的现实主义风格。它们以小的切口进入，
逐步深入对人间互助、友爱的温暖表达，层层
揭示出老年群体空巢现象。同时，“夕阳红”
系列小说揭示出传统思想、传统养老观念的
痼疾带来行为上禁锢，对老年人身心产生影
响，描绘出老年群体依靠自身、依靠城乡互

补、各取所需、抱团取暖的新型养老模式，表
达了老年群体即使年迈也不给社会增负担，
不给家庭、子女添麻烦，不给自己添堵的豁达
开朗、自立自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
风貌。因此小说生活逻辑缜密，主题突出。

在人物和故事延展上，短篇小说《豁
妈》和中篇小说《夕照桂花坪》还形成了前
后照应的互文关系。它们将城乡地域不
同、所处社会阶层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得
各有特点，通过生活事件、生活境遇使几组
老年人物鲜活且有了命运感。

《夕阳近黄昏》中，76岁的老者祥兵与老
伴，一个因口腔癌、一个患眼疾。面临身体疾
患，两位老人治疗期间互相搀扶，互相体贴。
琐碎的老年生活在磕磕绊绊中度过，发生的
故事多因人老失能、大脑功能退化，但他们都
有意识，不愿给家庭给社会添负担、添麻烦。

作家生活体验充分，想象力与笔力都极
尽丰富，以这几组人物对晚年生活境遇表现出
对人间和谐、互助、友爱美好生活的积极向往。

刘老师的“夕阳红”系列小说描绘了
温暖，也给出了希望。人生暮年，步入老

境，不仅要对老年生活报以殷切的期待，更
要以爱、互帮互助的温情回馈人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讲，“境界有大小，不
以是而分优劣”。他列举了同一位作者杜甫的
诗，指出其有悲壮境界，也有闲适境界，这两种
是风格迥异、不同意境的境界，指明都是人为
再现的美感，从纯享受、纯审美的角度，这样的
美感是不能分出高下，而是各有其态。

书写老年群体、养老题材在当代文学
中并不鲜见，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和
重视。书写爱的主题、生命关怀主题的小
说多如牛毛，而刘明恒老师“夕阳红”系列
小说诠释如何爱己如何爱人，如何在人生
低谷中依然守护生命的尊严，如何面临人
生终点和生命遗憾。它们给予美的语言文
字享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希望的
追求，这就是文学的美的境界。

以上，为我阅读“夕阳红”系列小说的感
受。刘明恒老师的文学事业宝贵而富足。六
十年创作，以文学照亮八十载人生。如今，暮
色向晚，精神似翼。他始终是后辈文学作者
目光追随、不断朝前努力的文学标杆。

刘明恒先后出版《山道弯弯》《黑色风景》
《走向春天》三部诗集。他的诗歌按题材分，
主要是乡土诗、爱情诗；按抒情基调分，含抒
情诗、叙事诗、讽刺诗。创作风格可概括为：
紧扣现实与乡土，在语言、意象、情感、结构四
维度形成鲜明特质，既扎根山乡本真，又饱含
时代思考，兼具质朴之美与深刻力度。

语言表达：平易质朴，平中见奇
刘明恒的诗歌语言如鄂南山水般清新

自然，无繁词缛句与朦胧晦涩，尽显朴实明
朗。他善用生活化语言描摹乡景人情，“山泉
淙淙，楠竹滴翠”的景物描写和“一句话拉开
了他泪水的闸门”的情感表达，均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同时，语言暗藏匠心，常用贴切比
喻与生动借代传递细腻情感，如将泪水比作

“闪光的省略号”，把村民不满形容为“脸上
阴了下起了雨”，既精准刻画心境，又富诗
意。语言节奏流畅，长短句式灵活搭配，兼具
韵律感与感染力，实现“质而多味”的效果。

意象选择：乡土烙印，鲜活多变
诗人的意象体系深深扎根于山乡生活，

多为农民熟知的事物，带着浓厚的乡土情
韵。传统意象在他笔下被赋予当代意识，如

“老黄牛”既保留吃苦耐劳的特质，又增添愚
钝麻木的反思，成为老式农民的精神写照。
同时，意象具有鲜活多变的特点，诗人擅长
运用串联手法拓展想象空间，如“竹”“桂”

“土地”等鄂南特色意象与“蛇”“空位”等具
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交织，既承载乡情记忆，
又折射社会现实与人生思考。把“赌桌”比
喻为井，把参与赌博的人比喻为跌落井中的
人，不动声色批判了旁边的围观者。

情感基调：乡恋深沉，批判清醒
刘明恒的诗歌情感基调丰富而厚重，核

心是炽热的乡恋乡情与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他深情礼赞故乡山水与父老乡亲，歌唱
农民摆脱贫困、追求富裕的欢欣。同时，他
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直面社会现实的

“黑色风景”，揭示不正之风、封建陋习与生
存困境对人的束缚，如《人与蛇》中通过人蛇
搏斗象征人与现实的抗争，传递出困境中拼
搏奋进的精神。情感表达兼具甜蜜与苦涩，
爱情诗中既有对乡间妻子的由衷赞歌，也有

对“错位爱情”的怅惘，社会题材诗作中既有
对改革进步的欣喜，也有对历史沉疴的忧
虑，形成刚柔并济、悲喜交织的情感张力。

结构形式：自由灵活，层次明晰
作为现代诗创作，其结构不受格律约

束，以服务内容表达为核心，灵活自由又层
次分明。诗作多采用章节式划分，每节围
绕特定主题展开，前后形成呼应或递进，如
《乡愁》通过分段深化情感与主题。部分诗
作以情节化叙事串联内容，避免空洞抒情
与议论，如《空位》通过祖孙三代对座位的
态度，展现生死交替的人生哲理，结构紧凑
且意蕴深远。排版上注重节奏的“呼吸
感”，通过自然断句与合理留白贴合情感节
奏，意象的串联与过渡流畅自然，既保证了
内容的完整性，又为读者留下充足的想象
空间，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综上，刘明恒的诗歌以质朴语言、乡土
意象、深沉情感与灵活结构为鲜明特质，既
扎根乡土传递桑梓之情，又直面现实彰显
批判精神，成为折射时代转型期乡村变迁
与民众心灵历程的生动载体。

既扎根乡土又直面现实 ■周益民

翻开咸宁作家刘明恒鄂南农村系列作
品，如长篇小说《土地》《丹桂》，中短篇小说
集《桂花嫂》，诗集《山道弯弯》，像捧起一把
刚从鄂南乡村田埂上挖来的泥土，指缝间
沾着晨露的湿润，鼻尖萦绕着稻穗的清香，
连指尖触到的颗粒，都藏着鄂南乡村的烟
火气与农民的悲欢。这泥土不华丽，却沉
甸甸的——每一粒都裹着他笔下人物的体
温，每一寸都印着时代变迁的痕迹。

这把泥土里，藏着农民与土地最刻骨
的羁绊，是徐土地掌心磨出的老茧，是“开
秧门”时飘起的纸灰香。读《土地》时，最难
忘徐土地那个“半夜摸田埂”的细节：蹲下
来摸一把泥土，又凑到鼻尖闻闻，那模样像
极了父亲守着刚丰收的稻谷，眼里亮着
光。后来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劳改时
还偷偷把田里的土攥一把藏在口袋里，说

“闻着这土味，就想起家里的稻子”；连临终
前，他都叮嘱儿子“把我埋在田埂边，看着
庄稼抽穗，心里踏实”。作家写土地从不说

“热爱”，却用带着泥腥味的方言，用徐土地

“让土地长出好庄稼”的执念，把农民对土
地的爱，写得比血还浓。原来最深沉的牵
挂，从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像泥土里的草
根，悄悄扎在心里，一辈子都拔不掉。

这把泥土里，开着女性命运的花与刺，
是黑眼圈女人拔光的眼睫毛，是丹桂攥紧的
拳头。读《山道弯弯》里的《黑眼圈女人》，那
句“深潭里浸着两盘月亮，一扬波就叫男人
心醉”，把女子的美写活了；可转眼就是“拔
掉美丽的黑眼毛，以感动上苍”的悲戚，封建
迷信像冷雨，浇灭了她所有的光，最后只留

“山谷一片晦暗，山村一片晦暗”的凄凉。而
《丹桂》里的丹桂，却像从石缝里钻出来的
草，被拐卖到穷乡僻壤时，她没哭，反而“偷
偷学认字，记市场行情”；后来跟恶霸村支书
斗，她攥着证据说“我不信没天理”。刘明恒
笔下的女人，没有“仙女”的光环，她们有的
裹着封建的裹脚布，有的踩着时代的泥泞，
却都像泥土里的花——哪怕被风雨压弯了
腰，也会朝着光的方向，拼命绽放。

这把泥土里，装着乡村的变与不变，是山

妮窒息的行李箱，是桂花嫂递来的热粥。读中
短篇小说时，山妮的故事让我红了眼：为逃避
超载，让她躲进春运大巴的行李箱，最后却再
也没出来——那只小小的箱子，装着留守儿
童对城市的渴望，也装着乡村空心化的疼。可
读到《桂花嫂》，又暖得心头一热：韩大山打工
受伤回家，脾气变得暴躁，桂花嫂每天熬好小
米粥，端到他跟前，夜里还偷偷缝补他磨破的
工装。作家写乡村的“变”，是打工潮带来的离
别与迷茫；写乡村的“不变”，是邻里间的热乎
气、骨子里的善良。就像泥土，哪怕被踩得紧
实，只要浇上一碗水，还能长出绿芽——乡村
的根，从来都在这些朴素的善意里。

合上刘明恒的书，掌心仿佛还留着那把
泥土的温度。作家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乡
村，他只是把鄂南的风，田埂的土，小人物的
泪与笑，原原本本地写进文字里。这文字像
一把泥土，不耀眼，却真实；不张扬，却有力
量。这样的作品，就像泥土滋养庄稼一样，滋
养着我们对故乡的记忆，让我们在快节奏的
生活里，始终能找到一份踏实的归属感。

宛如一把泥土 ■葛建伟

与刘明恒的作品结缘，始于《山
道弯弯》这本诗集，其像一坛陈酿米
酒，初读温润，细品绵长，真情厚重，
是源于其文学世界与中国传统文化

“精、气、神”相呼应的丰厚内涵。
刘明恒之“精”，既在文墨创作的

深耕细作，更在为人处事的赤诚坚守，
是扎根生活的深厚底蕴，是“以乡村为
纸、以炊烟为墨”的执着，六十余载，初
心不改。正如李城外盛赞其“咸宁文
坛常青树”，李专誉其为“咸宁文坛的
不老松”，杨志文叹其“六十多年的文
学创作，择一事，终一生”，寥寥数语，
道出他对文学的虔诚与坚守。

刘明恒的笔从未离开咸宁这块
生养他的土地，弯弯的山道，承载着乡
音乡情，字里行间皆是对生活最本真
的观察与提炼。他待人如待文，质朴
谦和却藏着执拗，为打磨一段文字，反
复推敲，这份对“精”的追求，早已刻进
骨血。刘明恒的创作如老树根植沃
土，汲取着民间的智慧，生长出兼具思
想深度与艺术质感的文字枝叶，那些
看似朴素的叙述，是生活中打磨的精
华，是千锤百炼的艺术结晶，是“择一
事终一生”的笃定，先生诠释“精”的真
谛，取精用弘，方得始终。

刘明恒之“气”，是浸润笔墨的
浩然正气，是“以笔为剑、以文立心”
的风骨，六十余年淬炼出的这份

“气”，文里是正道之光，文外是坚韧
之魂。如倪霞所言“刘明恒是咸宁
的诗和远方”，张昌武回溯其过往，
叹这份“气”是他身为“九年民办老
师”时的坚守，是31岁拖家带口苦
读考入咸宁师专的执着。刘明恒一
路走到今天，出版24部作品，发表
六百万字左右的坚韧，是后学楷模。

刘明恒的官场题材作品，最易
被那份穿透纸页的正气打动。《门卫
牛一氓》中，平凡门卫以朴素的良知
坚守原则，在世俗的浮躁与功利中
划出清流。《“郝政府”的故事》里，基
层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初心践
行使命，彰显担当。“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是刘明恒“气”之全貌。

刘明恒之“神”，烛照人生，这份
“神”，既在笔下人物的灵魂深处，更
在为文立人的传承。正如陈敬黎所
言，“我是牵着刘明恒的衣角走上文
学之路，他是咸宁的文脉”，昔年同
事盛赞“刘明恒是咸宁文坛的一面
旗帜”，恰是对其精神影响力最贴切
的注解。

刘明恒笔下的红色传记，是对精
神与灵魂的雕刻。《女包公钱瑛》中，他
以深情笔触刻画这位新中国首任监察
部长的传奇一生。刘明恒写的《青年
楷模何功伟》里，细腻还原烈士狱中岁
月，面对威逼利诱，烈士以“为天地存
正气，为个人全人格”的气节坚守信
仰；刘明恒自身与病魔抗争的岁月，仍
未放下手中的笔，病床前的手稿，病隙
间的创作，将生命的韧性与文学融为
一体，以文字照亮后辈前行，言传身教
滋养后辈成长，用一生践行“文脉传
承”，成为照亮后辈前行的灯塔。

文字为桥，精神为魂。刘明恒
不仅以作品传递“精、气、神”，更以
行动践行初心，为刘家桥的文化传
承奔走，让古村落得以延续，他对后
辈创作者倾囊相授，用包容与鼓励
点燃文学星火。愿这份“精、气、
神”，照亮更多人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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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向晚照见美的境界 ■樊芳 刘明恒的“精气神”
■书剑飘香


